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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契丹民族源于北方游牧民族，是鲜卑族后裔。

据《辽史·世表》所载“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

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

溪，或为契丹”。从而也说明了契丹族是从宇文鲜卑

中分化出来的。但是契丹的族源却不是出自宇文氏

而源出鲜卑，契丹民族以骠悍勇猛的马背生活而著

称。但是随着被金灭之后的契丹族犹如人间蒸发一

般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近千年不为人所知。随

着考古发掘，一幅幅沉睡了近千年的契丹风俗史壁

画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壁画以其精美绝伦、造型生

动、色彩鲜艳、数量众多、题材丰富而令世人为之震

惊。同时运用较为写实的创作手法描绘北方草原广

阔壮丽的景色，表现出契丹民族善于骑射游牧的民

族生存状态和生活习性。在其出土发掘的壁画中表

现的题材众多如人物、宴饮、车马出行、归来、狩猎、

牧放、舞技、天象、山水、花鸟等方方面面。在众多的

壁画中尤以车马出行图、归来图最为特殊，而且在辽

中晚期出现得较为频繁，尤其是归来图的频繁出现

在整个中国墓室壁画史上极其少见，从而使契丹墓

室壁画更显得极其珍贵。

一、对出行图与归来图的诠释

出行图的出现最远可追溯到汉代，车马出行图

是汉代壁画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内蒙古和林格尔

壁画墓出土的大幅车马出行图壁画就极具代表性。

同时还有洛阳烧沟61号墓、绥德四十里铺墓、河北安

平县逯家庄壁画墓等地，均出土了造型深厚优美、质

朴生动传神的车马出行图壁画。由此可以看出在汉

代车马出行图的绘制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尤其

是汉代中晚期达到了最高绘制水准。到了魏晋十六

国至唐代均有很多墓室绘有车马出行图，如魏晋嘉

峪关M1、M5、M6等墓出土的壁画均具有代表性。北

齐山西太原娄叡墓更是绘制精美、构图严瑾、场面恢

宏非出自等闲之手，是汉唐期间车马出行图最高水

平。唐代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均绘

有大型精美绝伦、场面宏大的出行图。由此可见汉

代到唐代的墓室壁画中出行图是当时流行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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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地较为频繁。但是在壁画的形式上并没有归来

图与之对应出现，仅北齐娄叡墓却破天荒地出现了

与出行图同样精美的归来图（据目前考古发现而

言）。到了唐以后的契丹王朝其题材的演变却发生

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契丹中晚期出行图与归来图

同时出现在墓室壁画中已经成为流行的题材。

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在辽上京与辽中京及科尔

沁等地的契丹贵族墓中出现得较多，尤其是在辽代

中晚期的墓葬中出现较为频繁。出行图与归来图一

般都在墓道两边相对应而出现的。就出行图与归来

图的判断和认知上可以根据人物的形态等特征进行

分析，出行时人欢马叫、仪仗整齐、人物形象向墓室

外面行进，归来时人困马乏、队伍凌乱、人物向墓室

内行进，大多数出行图与归来图即是在墓道两边相

对应而出入的。就目前考古挖掘绘有出行图与归来

图的墓室壁画主要有库伦1号墓，出行待发图绘于墓

道北壁，归来图绘于墓道南壁。库伦2号墓墓道南壁

与北壁绘有出行图和归来图。库伦4号墓墓道南壁

绘有出行图北壁绘有归来图。库伦7号墓墓道东西

两壁，分别绘有出行图和归来图。此外庆陵从残破

的痕迹上看也有出行图和归来图的迹象，同时发现

于辽宁阜新的关山萧氏辽墓M3、M4、M5、M8、M9的

两壁同样也绘有较为壮观的出行图与归来图。车马

出行图与归来图最具典型的要属发现于库伦旗奈林

稿乡前勿布力格村，属辽晚期的库伦1号壁画墓，在

长达30米的墓道中绘有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归来

图绘在墓道北壁，整个画面描写了在寒冷的冬天，墓

主人准备坐骑出行，侍从们为其主人备车牵马、预备

物资瑙重，准备出行的场景。持骨朵的侍卫前呼后

拥，有的扛椅、有的扛伞、有的持镜、有的备车，此时

女主人在上车前对镜整妆，男主人在吩咐管家安排

事情。两旁契丹侍从恭候，有的拔刀出鞘做警卫状，

有的捧砚握笔，仪仗行对排列整齐，威武森严气场十

足，造型生动而准确，画面疏密有致，反映了契丹贵

族准备出行狩猎避寒的情景，同时从画面的排场中

能够看出契丹贵族轻车肥马、奴仆成群奢侈的贵族

生活。在墓道南壁则绘有与之相对应的归来图，画

面描绘了契丹贵族出行归来时的场面，车轮乍停，奴

仆们把高轮大车（此种车属典型契丹族适合草原游

牧的使用之车，在辽上京博物馆有其复制品高轮大

车设计考究）支了起来。骆驼已经疲惫地趴在地上

休息，侍女们正在往下搬东西，侍从则在外面待命守

卫，从画面中可以看出画中人物疲惫不堪，显然是经

过长途跋涉辛苦而归，人困马乏，主人已经入室休

息。画面中奴仆有二十多人，他们神态各异、疲惫不

堪的姿态描写得惟妙惟肖，从画面中显然可以看出

其与出行图之间的关系。

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同时出现在墓室壁画中

还有一些辽上京腹地的小型墓室，如辽上京滴水壶

墓，画面人物较少，没有库伦辽墓规模巨大，但其绘

制的手法造型、人物比例关系、形态都及其生动，尤

其是马的形象更是精彩。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在辽

代契丹贵族墓室中出现较为频繁，而且大部分都是

两面相对应而出现的，壁画里面少有墓主人出现。

在汉唐的墓室壁画中仅出现了出行图而未见归来图

与之对应出现，然而契丹墓室壁画却同时出现了出

行图与归来图，这在中国墓室壁画史上较为特殊。

二、对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出现的内在含义思考

车马出行图在从汉到宋的中国墓室壁画史上

（据出土情况分析）出现得较为频繁，而且规模及其

表现水平也较为精湛与成熟。从汉到唐再到宋辽都

有大量相关题材内容出现。由此可见其题材是具有

传承关系的。正如张鹏先生认为这种图像不是契丹

人的原创，辽墓室壁画中的表现是辽代艺术家借用

中原传统图像的发展。很多学者认为辽墓壁画是有

其摹本样稿的，从壁画上看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但是

在其壁画的表现手法上看其与汉唐有一定的区别，

如表现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及墓室壁画在刻画出

行图时往往是篇幅宏大，马车的动势夸张，做四蹄飞

扬状画面，动感强烈造型质朴。自魏晋起墓葬的形

制以长墓道为主要特征，墓道两边为绘制壁画提供

了条件，唐代墓室壁画的发展直接受到北朝墓道壁

画的影响，所以汉以后葬制有了改变，墓道变得较

长，墓道两壁绘制大型壁画。唐的壁画也依然延续

和吸收了汉的样式内容，把出行图绘制在墓道两侧，

只不过是壁画的内容由车马变为骑马、狩猎出游的

一种贵族消遣游乐出行，在其表现手法上人物众多，

大多在表现人与马行进的动态关系。然而从大量出

土的辽契丹墓室壁画来看出行图由飞奔的动态变为

动势较小的常态，画面内容则表现出发时情景的叙

事，同时配置了归来图，描写归来时的人物与车马驼

的形态。归来图的频繁出现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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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绝非偶然，一定是有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导致归来图在契丹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方面。

一是，契丹族属鲜卑族系，族源属北方游牧民

族。狩猎和游牧是其千年的传统与生活习俗，在契

丹未建国时期是以游牧部落而出现的奴隶社会制

度。白马与青牛的故事一直为契丹人所传唱。因此

契丹人主要以游牧、蓄养牛羊马驼为其主要生产资

料的来源。宇文鲜卑解体后迁徙至西拉木伦河流域

的各部落，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游牧狩猎的生活习

性。“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为食”，正是契

丹民族游牧狩猎的真实描写。这种游牧生活的表现

方式时至今日在辽上京以北的乌兰坝草原、通辽的

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游牧习俗仍然被保留延

续。每年春夏离开毡包去水草丰美的牧场去游牧，

到了冬季则返回原来的住处，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出

行狩猎放牧与游牧归来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因而

出行与归来同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存状态有着

渊源。这种游牧的形式在契丹建国后随着经济的发

展，皇戚贵族慢慢地把游牧狩猎变成了“四时捺钵，

成为皇族四时享乐、消闲时光、皇帝议政演武的场

所”。“四时捺钵制度是契丹人建国后的一项创举，

它既未改变游牧、渔猎经济管理的传统习俗，又能随

时掌握各地的吏治民情，因为契丹人热爱其‘春山秋

水’这一传统习俗是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契丹皇室贵族狩猎出行四季捺钵有其固定的地

方和固定的时间，皇帝贵族出行时的浩浩荡荡对狩

猎游牧的体验与消遣，同归来时的人困马乏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就其民族原始生存状态而言，民以食

为天，出行狩猎放牧归来是其生存的原始状态。契

丹民族几乎没有种植粮食的习惯，在辽建国后契丹

人受到中原汉人的影响建起了固定的城郭宫殿以及

贵族的封地与固定的毡帐住所。因此游牧狩猎、出

行归来属于北方少数民族一种正常生活习性。各种

归来图的出现也使得出行图与归来图形成了完整的

一体。这种出行图与归来图，同时在北齐娄叡墓、赤

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中也同样出现。北齐帝国是北

朝后期鲜卑化的政权，其族源亦属鲜卑是游牧民族

部落，而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部族。在以上三个朝

代都属于北方游牧狩猎民族，受其游牧文化习俗的

影响墓室壁画中都有出行图与归来图的表现。因此

本人认为其归来图与出行图的同时出现，一定是受

到少数民族的游牧风俗习性的影响，而且归来图在

汉唐宋明等朝代的墓室壁画中至今还没有被发现，

由此可以认为其归来图的出现属于游牧民族的文化

习俗。

二是，宗教信仰与归来图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契丹民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建国后期佛教

的传入使大部分皇室贵族改信佛教。萨满教是一种

多神宗教，信奉灵魂不死。而佛教也是劝人向善、超

度众生、崇信六道轮回、灵魂不灭，认为肉体虽死亡

但是精神是不灭的。因此，契丹皇室贵族在这两种

宗教信仰的支配下迷信所谓的灵魂不灭，这一点在

契丹木乃伊的制作、尸体的保存及真人木俑出现上

都有所体现。契丹建国后在辽上京修建了多处佛寺

及佛塔，现存较好的有弘福寺、辽上京南北塔、大明

塔等佛教遗址。在这两种宗教信仰的支配下，广泛

吸收汉族的丧葬文化后开始搭建自己永久的家园用

以来存放灵魂。建国后受汉文化定居的影响逐渐开

始过上定居与游牧的双重生活。由于本民族自身的

游牧文化习俗墓主人要在死后修建的陵墓中有所体

现，生前的游牧生活到死后的永久定居也希望自己

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既可以外出狩猎也可以随时

归来。同时要把自己生前的生活状态与财富都带到

未来的世界继续享用，所以出行游猎与灵魂归来被

用以壁画的形式表现在墓道两边是契丹人对于没有

生命的肉体与灵魂不死的认知。

限于契丹文献资料的流传较少和对于契丹文字

破译能力等原因，故理解与探索出行图与归来图只

能是在其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其宗教信仰等角度去思

考与探究。随着考古与文献的发现研究一定会确认

出行图与归来图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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